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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晋时“竹林七贤”之“竹林”出处，陈寅恪先

生认为来自佛教，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

系》一文中指出：

大概言之，所谓“竹林七贤”者，先有“七贤”，即

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东汉末“三君”“八

厨”“八及”等名同为标榜之义。迨西晋之末，僧徒比

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

“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

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而河北民间亦

以其说附会地方名胜，如《水经注》玖“清水篇”所载

东晋末年人郭缘生撰著之《述征记》中嵇康故居有遗

竹之类是也。①

此后，陈先生反复申述此说，明确指出“竹林”“则为

假托佛教名词，即Velu或Veluvana之译语，乃释迦牟

尼说法处，历代所译经典皆有记载”②。所谓王戎与

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共作“竹林之游”，“都是东

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竹林’并无其处”③。

陈先生的观点后来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如范

子烨教授称赞是“凌越千古的卓见”④，但也有提出质

疑者，如蔡振翔教授认为：“这种说法倒是很有启发，

但几乎没有任何根据，而有关竹林的史料却不少，多

到简直无法否认它的存在，轻易地把这些史料斥之

为‘附会’是不妥当的。”⑤王晓毅教授通过详检《大正

藏》经译名，发现恰恰相反，“不是佛经的‘竹林说法’

典故影响了‘竹林七贤’称号的产生，可能是‘竹林七

贤’的典故影响了佛经翻译”⑥。滕福海教授也说“竹

林七贤”之得名，与佛教经义以及印度“异型文化”没

有直接关系。竹林是实有的，“竹林”应该出自本土

古籍⑦。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即“竹林”不是来自佛

教，而是出自本土文化，并进一步对“竹林七贤”之

“竹林”意涵及“七贤”在竹林聚会之原因等问题进行

探讨。

一、“竹林”出自中国本土文化

当时“竹林七贤”聚会的山阳实有竹林，《述征

记》中的记载是可靠的，现代一些历史、地理学者通

过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竺可桢先生研究发

现，距今 3000至 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气温相当于

现在长江流域的气温，气候湿润，曾是竹子的重要分

布区域⑧。两汉时期，随着竹树的经济价值被大力开

发，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竹林，主要集中于关中、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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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麓以及河南地区⑨。河南境内的淇园、洛阳更是当

时北方竹子的重要产地，其中淇园自殷商至汉代就

是国家竹园⑩。由此可见，“七贤”在山阳竹林中聚会

是可信的。

陈先生“竹林”一词来自佛教的观点虽然不对，

但他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敏锐地认

识到“天师道对于竹之为物，极称赏其功用。琅琊王

氏世奉天师道，故世传王子猷之好竹如是之甚。疑

不仅高人逸致，或亦与宗教信仰有关。”即谓“七贤”

作竹林之游，不全为闲情逸致，而是与宗教信仰有

关。宗教信仰应该就是道教，在当时及后来道教中，

普遍存在对竹的崇拜。

最早记载“七贤”竹林之游的可能是东晋初孙盛

的《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

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

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

于竹林，号为‘七贤’。”此后，袁宏《竹林七贤传》、戴

逵《竹林七贤论》等并有述及，《世说新语·任诞》云：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

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

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

世谓‘竹林七贤’。”其实，“七贤”只是“竹林之游”中

的主角人物，除他们外，其他士人如阮德如、吕安兄

弟、郭遐周兄弟等人也不时参与其中。在才情、品性

和政治倾向方面，“七贤”有所不同，但有共同的爱

好，嵇康、阮籍、阮咸三人都精通音律，善于弹琴；阮

籍、阮咸、刘伶和山涛则嗜酒如命，七人共同的特点

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美国著名汉学家Richard B.
Mather指出：“东晋怀旧的流亡者重新努力构建了一

个想象中的联合体，使之成为自由与超越精神的象

征，这就是‘竹林七贤’。”这个“自由与超越精神的

象征”，后经东晋六朝画家的图绘和接受者的渲染，

遂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蔑视礼法，行为放诞，崇

拜老庄，信仰道教。阮籍任性不羁，然喜怒不形于

色，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

阮籍在诗中表现了神仙不可企及的怅惘，如《咏怀

诗》中云：“昔有神仙士，乃处射山阿。……可闻不可

见，慷慨叹咨嗟。”在阮籍的诗中，竹是道教仙境中

具有鲜明特色的自然景观，如《咏怀诗》：“修竹隐山

阴，射干临增城”；“琅玕生高山，芝英耀玉堂。”嵇康

与阮籍的性格很相似，但也有很大的不同，其兄嵇喜

在《嵇康传》中说他：“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

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

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

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

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著养生篇。知

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

达，遂放世事。”可见嵇康追求一种恬静寡欲、超脱

自然的生活。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称老庄“吾

之师也”，“吾倾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

于寂寞，以无为为贵。”他虽认为神仙天生异禀不可

学，但在很多诗中描写了与仙同游的愿望，如《赠兄

秀才入军十八首》之十六：“乘风高逝，远登灵丘。结

好松乔，携手俱游。”《游仙诗》：“王乔弃我去，乘云

驾六龙。飘遥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

若发童蒙。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

结友家板桐。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重作六

言诗十首》其六：“思与王乔，乘游八极。”其七：“受道

王母，遂升紫庭。逍遥天衢，千载长生。”可见嵇康

梦想羽化登仙，与赤松子、王子乔等神仙携手同游，

在仙界昆仑得到西王母传道。向秀同样“雅好老庄

之学”，他针对嵇康的《养生论》撰《难养生论》，“与康

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就是说，他

并不是否定嵇康的观点，而是对他的观点做进一步

的完善和发挥。刘伶则形貌丑陋，嗜酒放荡，“不交

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阮咸

“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纵情越理”。王戎“濬冲清

赏”。嵇康等人喜欢音乐，也与养生有关。嵇康在

《琴赋》序文中说自己少好音声，长而不倦，以为“可

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

声也”。他在《养生论》的结尾，强调善于养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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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清虚静态，少私寡欲”，“又守之以一，养之以

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

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弹琴

可以修身养性，是汉代以来士人的共见，著名琴家蔡

邕就指出，伏羲发明琴的初衷即为“修身理性”：“昔

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

天真也”。“竹林之游”的其他参与者也大致与“七

贤”志趣相投，如阮德如陈留郡人，官至河内太守，精

研本草，著有《摄生论》二卷。吕安恃才傲物，蔑视礼

法。郭遐周兄弟则都是隐士。

由此可见，“七贤”都性格疏狂，喜读老庄，精通

音律，注重养生，信仰道教，他们之所以爱在竹林中

聚会，与当时道教的“竹”信仰密切相关。在道教的

影响下，魏晋六朝士人爱竹成癖，《晋书·谢安传》记

谢安每携子侄游集于“楼馆竹林”，王子猷称“何可

一日无此君(竹)！”据晋邓德明《南康记》载，翟矫因

酷好种竹，竟拒绝赴任。而道士对竹尤为钟情，他们

认为竹与桃有驱邪功能，因而竹、桃成为仙界标志性

的植物，如《桃花源记》中之桃花，王子年《拾遗记》

云：“蓬莱有浮筠之竿，叶青茎紫，子大如珠，有青鸾

集其上，下有沙砺，细如粉，柔风至，叶条翻起，拂细

沙如云雾，仙者来观而戏焉。风吹竹叶，声如钟罄之

音。”刘宋时期，戴凯之撰成我国第一部竹类植物专

著《竹谱》，芶萃华指出：“戴凯之以‘之’为名，与其宗

教信仰有关”；“戴凯之之所以爱竹叶受天师道徒之

影响。”道书《桓真人升仙记》载陶弘景“酷爱山水，

栽种松筠。”后来宋吴淑《江淮异人录》、元休息斋道

人李衍《竹谱详录》等书中，都有仙道人物爱竹、种

竹、住竹庵的记载。

二、“竹”与修道

竹子用途广泛，是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经济作物，

可用作弓矢、简牍、乐器、兵符以及日常生活器具等，

在鞭炮未发明之前，古人还以燃烧竹子发出的爆裂

声来驱逐邪祟，又用两块瓢形的竹占卜吉凶，称为

“磕竹”或“笃笤”。竹有义竹、玉干、龙种等各种美

称，这些或许都是竹被道教化的重要原因。当然，竹

被神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其自身的药用价值，在古

代医家看来，竹木和桃树可谓全身是宝，竹叶、竹皮、

竹茹、竹沥、竹根、竹笋、竹实等，皆可入药，并有神奇

的疗效，当然，在竹被道教神化后，其药用价值又随

之更被放大。在东晋葛洪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

南朝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以及孙思邈《千金

翼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著名医典中，都有大

量以竹为药料的医方，如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载：

治霍乱：“浓煑竹叶汤五六升，令灼已转筋处”；治伤

寒：“竹沥少饮许”；“疸中杂治”：“切竹煮饮之”，还可

用竹叶与小麦等一起煮饮。孙思邈在《千金翼方》

卷三“草木部”，对竹子的药性及其功能作了一简要

小结：

( )竹叶：味苦平，大寒，无毒。主咳逆上气，溢

筋急恶疡，杀小虫，除烦热风痉，喉痹呕吐，根作汤，

益气止渴，补虚，下气消毒。汁主风(痓)；实通神明，

轻身益气。

淡竹叶：味辛平，大寒。主胸中痰热，咳逆上

气。沥大寒，疗暴中风风痹，胸中大热，止烦闷。皮

筎微寒，主呕(啘)温气寒热，吐血崩中，溢筋。

竹笋：味甘无毒，主消渴，利水道，益气，可

久食。

总之，竹被广泛运用于古代医学治疗中，举凡疮痈、

儿科诸症、妇女产后疾病、饮醉头痛、“时气病”“齿出

血不止”“妇人汗血吐血尿血下血”“欬逆下血不息”

“噎声不出”、风痱四肢不收、“消渴淋闭尿血水肿”等

种种疾病，都可用竹药治愈。小说等文献中也有这

类记载，如《神异经》写南方有涕竹，“其笋甚美，食之

可以止疮疠。”汉末以降瘟疫流行，道教主要就是以

驱邪除疾作为创教手段，故竹不但成为道士治病的

药料，也是他们修行的服食品。道经《太平经钞·甲

部》载：“灵书紫文，口口传诀在经者二十有四”，其中

“二十二者即为竹笋”，“备此二十四，变化无穷，超凌

三界之外，游浪六合之中，灾害不能伤，魔邪不敢难，

皆自降伏，位极道宗，恩流一切”。可知道教很早就

把“食竹筍”纳入了其养生体系，并神化为仙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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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栖逸》记阮籍与苏门仙人交往时，刘孝标

引《魏氏春秋》注曰：“(阮籍)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

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籍闻而从之。谈太

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翛然曾不

眄之。籍乃嘐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乃逌尔

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凤音。”“臼杵”

据说是月中玉兔捣仙药的工具，苏门仙人孙登并把

竹实作为服食的仙药。后来道教又认为竹聚集了太

阳之精华，《云笈七签》卷之二十三《食竹笋》曰：“服

日月之华者，欲得常食竹筍。竹筍者，日华之胎

也。”道士还认为竹叶可以益精通神，有助于修真，

因而将竹叶制成饮品，如《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

载：“真人曰：浓煮竹叶作饮，以读经而存思，益精通

神，和气流行”。

其次，道士模仿竹的生理机制及其被赋予的品

格进行修炼。老子的《道德经》中就以“橐籥”比拟宇

宙结构：“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

出”。王弼注曰：“橐，排也。籥，乐器也。橐籥之中

空洞，无情无为，故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

也。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穷，犹若橐

籥也。”就是说，天地之间中虚圆通，气贯其中，因

而宇宙才能保持生生不息。而“竹”正是一种中虚

圆通的生物，与天地异质同构。东晋江逌《竹赋》

曰：“有嘉生之美竹，挺纯姿于自然，含虚中以象道，

体圆质以仪天”。竹被用来制作乐器也是根据这

个原理，《晋书·律历上》云：黄帝使伶伦取昆仑之阴

的竹子，制作十二律，“则律之始造，以竹为管，取其

自然圆虚也”。

在道教中，正是基于竹“合于道”的结构特征，从

而使竹成为“通天地之气”的植物，并因而赋予竹极

为突出的养生和生命象征功能。“道者，导也”，汉代

流行人禀气而生说，认为人有气则生，无气则死，清

代方东树指出：“观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所

鼓荡。气才绝，即腐败臭恶不可近。”因此，道教认

为，天地之间犹如竹管，中间虚通，气来则通，因而生

命的运转机制就是“通气”，天、人、竹同构，只有保持

内部的“空虚”或“空灵”，才能使其气流贯，生命得以

正常运行。南宋张伯端在《悟真篇》中曰：“敲竹唤龟

吞玉芝，鼓琴招凤饮刀圭。”董德宁等注云：第一句

“言敲叩其虚心，使之感通以采铅，如吞啖长生之灵

芝，故谓之‘敲竹唤龟吞玉芝’也。”第二句“言鼓动其

和气，使之运行以取汞，如饮服延年之药物，故谓之

‘鼓琴招风饮刀圭’也。”张伯端以“敲竹”来比喻内

丹的修炼方法息气。又如《青城山后岩栖谷子灵泉

井歌》曰：“谷子有一妙竹竿，觅得之时骨永坚，心中

节节皆通透，取水之时力又全，不使桶，非用瓶，只向

竿头敢把行，自使往来无损折，终朝取水不曾歇。此

竹竿，堪爱惜，抽出水味甜如蜜，若人有病吃便安，

能除饥渴难可匹。千经万论露真诀，若是水竿须口

说，不因师指实难寻，时人若把即便折。一竿竹，一

泉水，济度修学人不死”。在道教修炼中，“竹子”

已成为阐释“道”或“通气”生命运行机制的理想喻

体。因而古代道士在医疗活动中，常以“律管”即竹

管“导气”。《汉武帝外传》曰：“(封君达)闻有病死者，

识与不识，便以要(腰)间竹管中药与服，或下针，应

手皆愈。”《葛仙翁肘后备急方》载救卒中恶死方：

“取雄鸭就死人口上，断其头，以热血沥口中，并以

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通下，即活”；“若小腹满

不得小便方：细末雌黄蜜和丸，取如枣核大，内溺孔

中，令半寸，亦以竹管注阴，令痛朔之通。”古代道

士对“律管”的制作要求非常严格，唐司马承祯《修

真真义杂论》中说，必须“皆取山阳之竹孔圆者，其

节生枝不堪用”。可见山阳竹在道教中的地位。

《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卷三又载“以竹管吹其两

耳”法。唐王冰注：“言使气入耳中，内助五络，令气

复通也。当内管入耳，以手密压之，勿令气泄，而极

吹之，气蹇然后络脉通也。”宋林亿新校正云：“按陶

隐居云：吹其左耳极三度，复吹其右耳三度也。鬓

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矫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

灌之，立已”。元代道教医书《仙传外科秘方》还记

载，有自缢而死者，急用竹管吹其两耳，可使其死而

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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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又认为，竹感北斗精气而生，因而被称为

“天竹”。《真诰》云：

我案《九合内志文》曰：“竹者，为北机上精，受气

于玄轩之宿也。”所以圆虚内鲜，重阴含素。亦皆植

根敷实，结繁众多矣。公试可种竹于内北宇之外，使

美者游其下焉。尔乃天感机神，大致继嗣，孕既保

全，诞亦寿考。微著之兴，常守利贞。此玄人之秘

规，行之者甚验。

紫微夫人诗云：“灵草荫玄方，仰感旋曜精。诜

诜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北机”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三星天机(又作“玑”)星，又

称“天竹星”。《周氏冥通记》陶宏景注云：“按竹是星

精，多会神用。”按《晋书》卷三二《孝武文李太后

传》，简文帝为相王时问道士许迈生嗣之道，此即许

迈的回答。竹四季常青，根实籽繁，生殖力旺盛，生

命力强劲，早在《诗经·小雅·斯干》篇中，就以“如竹

苞矣”比喻家族兴旺，六朝人更以竹为“灵草”，认为

是北斗天机星的精气孕成，故古人种竹于北窗之下

以象天，妇人游于竹下，能感孕生子，且母子康寿。

道经《北斗九皇隐讳经》中说：天机星为“真人星，天

之司空，主神仙。上总九天高真，中监五岳灵仙，下

领学道之人。真仙之官，莫不隶焉”。因而竹就自

然衍生出驱邪功能，《神异经》之《西荒经》中就记载

烧竹以驱赶“山臊”：西方深山中有山臊，“其音自

叫。人尝以竹著火中烞熚，而山臊皆惊惮”。葛洪

《西京杂记》记八月四日，宫女“出雕房北户，竹下围

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

求长命乃免”。《南史·齐南海王子罕传》又记南海王

子罕母尝寝疾，子罕“以竹为灯缵照夜，此缵宿昔枝

叶大茂，母病亦愈，咸以为孝感所致”。因为竹是北

斗星精，以竹为灯，就是向北斗祈寿，《搜神记》中谓

“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祈福皆

向北斗”。

竹为北斗星精，其形状似龙，风过竹林及吹奏笛

子的声音又像“龙吟”，故称“龙竹”，竹笋称“龙孙”。

马融《长笛赋》云：“数竿苍翠似龙形”，“龙鸣水中不

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后来竹笛之音色，也唤作

“龙吟”。在道教故事中，有许多竹杖化龙，骑竹飞升

的描写。如《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传》李贤注引《汉

武帝内传》云：费长房离开仙境回家时，壶公以一竹

杖骑之，费长房骑之顷刻到家，“即以杖投陂，顾视则

龙也”。《神仙传·苏仙公》写苏仙公持一竹杖，“士人

谓曰苏生竹杖，固是龙也”。《异苑》载晋太元中，汝

南有人上山砍竹，“见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叶如

故。又吴郡桐卢常伐余遗竹，见一竹竿雉头颈尽就，

身犹未变，此亦竹为蛇，蛇为雉也”。蛇即龙象。在

江总、梁元帝等人的诗中，皆称竹为龙，唐代韩愈还

多次向竹林神祈雨，著有《祭竹林神文》，可见古人

谓竹神与龙都有行雨的能力。竹又是“天下至清

之物”，制作笤帚，可扫除污秽和不祥，《神仙传·

苏仙公》中写苏仙公仙去，神魄常来号哭，“先生哭

处，有桂竹两枝，无风自扫，其地恒净”。东汉应

劭《风俗通义》卷六记载：“笛者，涤也，所以荡涤邪

秽，纳之于雅正也。长二尺四寸，七孔，其后又有

羌笛。”即谓“笛”字是荡涤邪秽之意。宋元时期

的八仙之一徐神翁，因其手中常执有一竹帚，道经

《度人经》中又有“神公受命，普扫不祥”之语，所以世

人尊为“神翁”。

职是之故，道教修行时对竹进行全方位模仿。

《炼虚歌》曰：“处事以直，处世以顺，处心以柔，处身

以静，竹之节操也；动则忘情，静则忘念，应机忘我，

应变忘物，竹之中虚也；立决定志，存不疑心，内外圆

通，始终不易，竹之岁寒也；广参至士，遍访明师，接

待云水，混同三教，竹之丛林也”。道教成仙登遐的

方式之一有“竹解”，即死后留有空衣如蝉蜕，棺中唯

留一青竹杖。如《神仙传·成仙公》写成仙公成地仙，

后忽病死。这时，成仙公的友人从临武来，在武昌岗

上遇见他向西而行，并让友人转告他家人，替他收刀

和履。友人至其家，告知所见之事。家人发棺视之，

“不复见尸，唯一青竹杖，长七尺许。方知先生托形

仙去”。《汉武故事》写方士李少翁被武帝诛杀月余，

“使者籍货关东还，逢之于漕亭。还言见之。上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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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发其棺，无所见，唯有竹筒一枚”。可见竹能替

人受祸，后来竹又被广泛运用于丧葬仪式中。另外，

《抱朴子内篇·杂应》讲到的道家“隐沦之道”即隐身

法，其中就有“入竹田之中”。

三、竹与道教法物

道教的许多法物皆以竹子为材料，如竹杖就是

道教的神杖，五斗米道的九节杖就是以“九节向阳

竹”而制成。《三国志·张鲁传》注引鱼豢《典略》云：

“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

以符水饮之。”王嘉《拾遗记·周灵王》中写有五位神

仙“手握青筠之杖，与聃共谈天地之数。晋葛洪《神

仙传·王遥》写神仙王遥有竹箧，一夜大雨晦暝，王遥

令弟子钱某以九节杖担此箧，冒雨而行，“遥及弟子

衣皆不湿”。因而在后来的诗文中，“九节杖”一直

成为神仙的标志性物件之一。

道士用竹叶与桃枝、柏叶、兰香一起煮水，以之

沐浴净身，谓可驱邪去秽。在道经《太上九化十变易

新经》《洞神经》《灵宝玉鉴》等中都有类似记载。在

早期道教中，道士常将符书写在竹膜之上，仪式完成

后，用水吞服。道教认为，“竹膜虚洞，上通八素玄晖

之气，日月二景光所流咦，故飞精明于竹膜之上也”，

所以吞服竹膜符水，可使“胃管通明”“六腑五藏通

明”“通血脉”，等等。竹膜可用于道教解结释冤仪

式，如道书《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隐书洞真玄经》载，

“欲施行解结时，先吞此符三枚。向本命处以真朱书

青竹中白膜也。白膜生于坚节之内，遂虚中而受灵

者也，故书竹膜为解结之符文”。因竹膜生于竹管

内壁，因而可用来疏通血脉，解除人身体内部的疾病

症结。又可用于解除疾病症候之结，疏通经脉阴阳，

如《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中有一道“黑帝通

血之符”，是将经文书写在竹膜上，人吞服之后，即可

以“护育得道之人，使血脉通利，荣盛一身，无有窒

碍”。古代医书中也有大量关于竹膜医方的记载，

认为可用来帮助人们解除疾病、通灵利生，甚而长生

成仙。

另外，竹还常被道士用以制作各种炼丹和医用

工具，如以竹筒盛丹砂，《黄帝九鼎神丹经诀》载“以

清酒和丹砂，纳竹筒蒸之，日数亦如暴渍丹法，白蜜

丸之……或以新瓦瓶盛，或竹筒盛之”。“竹筒”还可

作为一种医用器具，用于排出病人的疮毒脓血，如道

教医书《仙传外科秘方》卷八载，发背瘫疽疔疮肿毒，

用竹筒拔出膜血恶水，毒尽消之，即敷生肌药，内满

后，用膏药即愈。竹刀则用来采取和切割药材，中

医及道教认为，有些药物不能用铁制刀具切割，否则

会破坏药效，必须用竹制刀具，如《图经衍义本草》卷

十八载，“何首乌新采者，去皮后，用铜、竹刀薄切片，

上甑如炊饭，蒸下用瓷石锅，忌铁”。《太上灵宝芝草

品》用竹刀采南方芝，“阴干百日，食之如钱，得三万

岁仙矣”；用竹刀采天目芝，“阴干百日，食之，五万

年仙矣”；用竹刀采天心芝，“阴干百日，食如一爪甲，

成三千年仙矣”；用竹刀采夏精芝，“阴干百日，食之

四万年仙矣”。如《神异经》写到南方大荒之中有柤

梨树，此树三千年开花，九千年结果。果实长九尺，

以竹刀剖之，如凝蜜。除了用于采集草药外，竹刀

还可用来切割、劈破、刮削某种药物材料等，如《图经

衍义本草》卷八引《肘后方》云：“治妇人一切血病，产

妇一切伤损。益母草不限多少，竹刀切洗净，银器内

炼成膏，瓷器内封之，并以酒服之”。医生还用竹夹

子夹取药物，以竹弓弹出脓血，以竹盒子装药，等

等。此外，据道书《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六载，古代

道士以竹制器物簸扬米麦，以籅洒米，以竹制甑、篣

箕蒸炊药物，“道门山居之所不可缺。”

综上所述，竹在道教修行、医疗等众多方面有

着广泛而重要的用途，而“七贤”喜好老庄，宣扬玄

学，注重养生，所以他们选择在竹林中聚会，其目的

可能是为服食竹以养生，或与竹感应以成仙，总之，

就是道教修真。因而“竹林”并非一个可以任意取

代的场所，它是一种文化符号，被赋予了某种特定

的宗教意义。因而，“竹林”体现的是实实在在的中

国文化。

四、“竹林七贤”的仙化

在后人的传播接受中，“竹林七贤”具有二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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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是高蹈隐士，二是道教偶像。据唐张彦远《历

代名画记》中记载，东晋不少画家以“七贤”为题材，

作有“七贤”图、竹林像，有的是竹林“七贤”集体画

像，有的则是个人独幅画像，这些画像主要还是突出

他们作为名士或隐士的品格。但在民间传说和有些

绘画作品中，“竹林七贤”的身份已在不知不觉中发

生了转变，由名士而隐士，由隐士而神仙。如葛洪

《神仙传·王烈》记嵇康与神仙王烈交游：“数数就学，

共入山游戏采药。后烈独之太行山中，忽闻山东崩

地，殷殷如雷声。烈不知何等，往视之，乃见山破石

裂数百丈，两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径阔尺许，

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试丸之，须臾成石，如

投热蜡之状，随手坚凝。气如粳米饭，嚼之亦然。烈

合数丸，如桃大，用携少许归。乃与叔夜曰：‘吾得异

物。’叔夜甚喜，取而视之，已成青石，击之琿琿如铜

声。叔夜即与烈往视之，断山已复如故。烈入河东

抱犊山中，见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书两卷，

烈取读，莫识其文字，不敢取去，却著架上，暗书得数

十字形体，以示康，康尽识其字，烈喜，乃与康共往读

之。至其道径，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

烈私语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神仙传》中

另一篇《孙登》记嵇康往见神仙孙登：“登不与语，叔

夜乃扣难之，而登弹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

‘少年才优而识寡，劣于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

竟陷大辟。”可见在葛洪看来，嵇康没有仙缘，不能

成仙，但至顾恺之，嵇康之死就被解释为“尸解”，他

在《嵇康赞》中通过葛洪的老师南海太守鲍靓说，“叔

夜迹示终，而实尸解”。《世说新语·栖逸》记阮籍与

苏门仙人孙登也有交往：“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

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

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

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

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

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

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唒然有声，

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阮籍与

孙登交流道教修炼之道，分手时以神仙标志性的长

啸告别。作者暗示阮籍接受了道教的保身之道，故

得以全终。

在江苏南京和丹阳地区、山东济南和临朐地区，

先后发现6座六朝时期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墓葬

壁画，墓葬的规格很高，李若晴据此推测，“刘宋、萧

齐两朝可能存在一项以‘七贤’砖画装饰帝陵墓室的

葬制”。据《南史·齐废帝东昏侯纪》记载，齐帝大起

诸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

以金璧。其玉寿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

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凿金银为书字，灵

兽、神禽、风云、华炬，为之玩饰”。可见“七贤”与飞

仙画像，作为帝王贵戚的陪葬品。有人将“皆以美女

侍侧”解释为“七贤”的艳情化，其实这里的侍女就是

天上的玉女，纬书《礼含文嘉》解释道：“禹卑宫室，尽

力沟洫，百谷用成，玉女敬降养。”宋均注：“玉女，有

人如玉色也，天降精生玉女，使能养人。美女玉色，

养以延寿也。”在魏晋道教上清派存思神中，就有玉

女。如《朝出户存玉女第十二》云：“玉女者，是自然

妙气应感成形。形质明净，清皎如玉，隐而有润，显

又无邪。学者存真，阶渐升进，进退在形，出入在

道。道气玄妙，纤毫必应，应引以次，从卑至尊。故

白日则玉女守宫；夕夜则少女通事，济度危难，登道

场也。”道教认为，凡得道者会受到玉女来侍的奖

励，如《太平经》云，得道后“其恶者悉除去，善者悉

前助化，青衣玉女持奇方来赐人，是其明效也”。

这在《抱朴子》《神仙传》等道书中多有载述，表明

“七贤”已是品级较高的神仙，体现出帝王贵戚的墓

葬规格。

对于墓葬中“七贤”的性质，学术界大致可以分

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名士，另一种意见认为

是神仙或者具有神仙性质，其实这两种性质的墓葬

都有。1960年南京西善桥宫山发掘一座大型南朝砖

室墓，墓室两壁拼砌有“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南京西

善桥南朝墓葬中，有“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壁画，墓砖

是卷草纹花纹装饰，壁画中有10株树木，但都不是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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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神态刻画细腻传神，人物

的特点与史书中的描述非常契合。荣启期是春秋

时期的一位隐士，事见《列子》《孔子家语》《淮南子》

《说苑杂言》等书，魏晋以来，文士对荣启期极为推

崇，嵇康《琴赋》中就有“于是遁世之士，荣期绮季之

畴”之语。两晋时人取名，多取义于荣启期，如裴

启、范启皆字荣期。另外，南京狮子冲M1出土了一

壁“竹林七贤”砖画，但没有竹子。这类画很使学界

困惑，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视角做出了自己的解

释。宋伯胤教授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竹林

七贤”而无竹林，我看是无关宏旨的”。因为这些作

品是为了凸显“竹林七贤”作为山中隐士的形象，与

正史的记载是一致的。

崔芬墓和八里洼北齐墓中的“七贤”像都绘制在

屏风上，与周围的神兽、树木、四神、日月星辰等画像

混杂。崔芬墓甬道及墓室均绘有壁画，石门绘有披

铠按蹲的门吏。墓室顶部绘有天象，四壁壁画分为

上下两层，上层绘有四神和神人、人形神兽，并衬以

山峦树木，在青龙和白虎图像前还分别绘有日、月；

下层后壁绘有八曲的屏风，屏风上各绘有坐于树下

席上的男子形象，均宽衣袒胸，神态悠闲，有侍女侧

侍。两壁亦绘人物，在西壁龛额处绘有墓主夫妇在

奴婢的簇拥下出行的情形。墓主崔芬为清河崔氏

之后，史载清河崔氏笃信天师道，崔浩与高道寇谦之

过从甚密，在他的墓葬中出现“竹林七贤”和荣启期，

与骑青龙和白虎的神仙同侪，自在情理之中。金家

村墓葬壁画，阮籍面前有株灵芝仙草。江苏丹阳胡

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中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壁

画，除“七贤”和荣启期外，还有日月、狮子、羽人戏龙

(虎)、车马出行、骑马乐队等多幅画面。据林树中回

忆，“在此墓墓地调查时，见墓地上尚有碎砖甚多，偶

然拣到一块，一面是六角形的龟背花纹，另一面阴刻

文字‘玄武’二字”，并由此推断该墓葬中应有“玄武”

和“朱雀”，与“大龙”“大虎”构成“四神”壁画。由此

可见，这些绘画作品都是将“七贤”作为得道神仙来

进行刻画的。

五、结语

可以这么说，“七贤”都有用世之心，都曾出仕为

官，他们之所以不时遁世，只是因为政治气候险恶而

采取的避祸行为。汉魏六朝时期，神仙道教盛行，

“七贤”喜好老庄，注重养生，追慕神仙，崇尚清谈，是

当时社会风气使然，也是当时名士的标配，非“七贤”

所独有。而竹的药用价值在当时已被深度发掘，并

成为道教的神物。因而，“七贤”选择在竹林中聚会，

是经过精心组织和策划的，有其特别用意，或为服食

竹养生，或为与竹产生巫术感应，或为模拟神仙聚会

仪式。东晋以后，“七贤”被人们神仙化，并成为贵族

墓葬壁画中的主要元素。总之，“竹林”取自中国固

有之文化，“竹林之游”史上实有，“七贤”选择在“竹

林”中聚会，是道教竹崇拜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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